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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过去30年来，国企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在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中的管理腐败现象大量存

在，更出现了一些借改制之名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剧作家黄纪苏的这篇文章，为我们演绎了一段国资流

失的历史。

老赵老孟张老师的改制故事

文I黄纪苏

中国过去三四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减

贫也减了好几亿，几乎所有小家的生活都有显著的改善。就说家

电吧。我小时候目i]60年代要看电视，得去隔壁的两个单位。一处

由“老孟”把守。女孩要经他认真过目才择优放行，男孩想进去

就只能靠翻墙、匍匐、狂奔了。镇守另一处的是老赵。老赵经常

拎根棍子不说，几缕细发居然像京剧武将的花翎往后高高翘着，

俨然一尊镇墓神兽，去他那儿看电视真比盗墓还刺激。

衡量人类生活的基本坐标有纵、横二轴。历史纵轴上的每一

个中国家庭跟三十年前自己“同比”，其进步都大到无法否认。

但社会横轴上呢?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恐怕也没法否认。据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接近30平

米， “居者有其屋”按说绰绰有余了。可多少缺房户东借西凑，

想买一套经济适用房排-『六七年还遥遥无期，而房叔房婶房虎房

狼却用不知哪儿弄来的那么多钱买那么多房子囤积居奇。之所以

用“虎”“狼”这样的字眼，不光因为他们异常生猛，还因为他

们有特异功能：前不久有对儿“任”氏兄弟鬼使神差地出手了一

座公寓楼的十几层，接着“国五条”就出台了。

有趣的是，精英们自己都是纵、横兼顾，既要过得比小时

候好，又要混得比别人强——他们在竖杠上做钢管舞动作时着正

装，在横杠上翻飞就一丁字裤。可到了讲坛上发言时，他们却轻

描淡写，好像就没横杠这回事，例如当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兼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主任的厉以宁教授，一家老小都可谓

横杠上的舞者，一个空翻抓杠就已是富豪，再一个720大回环加

空中飞翔，更成为别人八辈子也成不了的豪富。厉教授却一口咬

定中国“没有穷人，只有待富者”。 “待富”无非是把没影儿的

将来赠给别人，把麻辣烫的现在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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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有失的改革开放主要失在社会关系上，失在财富及资

源的分配上。财富及资源分配之失，又特别体现在国有资产的

流失上。中国近代以来外面虎伺狼环，里面积贫积弱，因此相

偎取暖、相濡以沫、把国当家的体制便成为一种相对合理的选

择。毛时代亿万小家把绝大部分家当交给“大家”即“国家”

统一保管。前三十年就是用这一大堆钢销毛票完成了初步的工

业化，人民确实是苦了点，但钱基本上还是花人民身上了。

那时的国有资产保管员虽不能说个个焦裕禄，但总的看还

是黑瘦的多，白胖的少——这事不用争，找一百张老照片自己

看去吧。国有资产有集体主义大气候的庇护，再加上“老赵”

们的严防死守，就算“老孟”弄点小特权，开道后门，也还没

出现大的流失。我读过某地“三反”“五反”运动的成果统

计，每个贪污犯的贪污数额也就是几块几毛几。

不过，到了人心渐散的文革后期，用公家设备给自己家打

把菜刀、车个灯架什么的，虽然只是涓涓细流，但流域面积不

小，流量也在快速增大。在一片泪汨潺潺声中，大家越发认为

“大家”和自己是反比例关系，越发觉得少于就是多得，越发

习惯于把拿朋友的东西叫“偷”，把偷国家的东西叫“拿”。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有资产的利用率只会越来越低。为解决利

用率下降的问题，便有了国有资产的改革。

国有资产的改革是由保管员们主导的。既由他们主导，

就得让他们有干劲；要让他们有干劲，就得让他们有干头。保

管员的干头说白了，就是书记变老板，管家变东家。这成为改

革的关键动力、机制和保障。通过改革，这笔资产可观的一部

分虽不一定姓他们，但其实归他们。这当然不会明说。老孟因

为早就动过这方面的心思，一看就懂，马上投身到改革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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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公平透明的国企改革，才有利于社会团结。

中。老赵多看了几天，可一旦明白过味儿，改革的强度和酒精度

都不在老孟之下。

老赵从前给国有资产把门的时候，门口经常站着个少年看

老赵吃饭，轰走了还来。有回趁着老赵走神，少年吐了口痰在老

赵碗里。老赵盯了一会儿皮不笑肉笑的少年，又环顾了我们，斩

钉截铁地预测： “看吧．将来顶数他有出息!”不但把半碗饭给

了他，还放他进去看《地道战》，说我们“看了也白看”。听人

说，这位少年后来成-『著名经济学家张老师。听张老师说，他参

与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少点子都是他的。

张老师的一个点子是“价格双轨制”。老孟把单位按“计

划价”买进的“20英寸直角平遥”电视机原价卖给孟氏电器有限

公司，公司再按市场价出手，这一笔就让他穿上两排扣的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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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着特别费劲。

张老师的另一个点子就是“吐痰理论”。老赵受到启发，

便一不做二不休将治下的国营工厂给治成亲妈都不要的脑瘫儿。

老赵有回路过垃圾堆见到这嗷嗷待哺的苦命孩子，一狠心把工厂

抱回了家，并到有关部门办理了收养手续，彻底解决了姓“社”

姓“资”的问题。就这样，老赵眼睁睁从国有资产的罪人变成恩

人。

张老师看到这一切心里很不平静。他想：赵总践行的是自

己的思想，专利费自己可以不要，但赵总不能不谢，最起码也

应按照《芝加哥规范》注明出处吧?有次嘉年华宴会俩人同席

而邻座，张老师皮笑肉不笑地磨叽这件事。赵总脸一沉： “我

看，要饭的还在要嘛!”张老师肉笑皮不笑地冲My God画了

个十字： “真以为原罪没事了呢。”赵总大悟，一桌的大款

大官大腕一齐起立碰杯，彼此搂着挎着高声干唱《团结就是力

量》。、

精英阶级强调团结是因为他们感到恐惧。中国如此巨大的

贫富分化，国有资产如此不堪的流失，其中所饱含的社会不公，

只要还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民众照理不会就这么算了。其实，

算不算了也在精英自己。如果他们仅仅食欲极佳，饭量超大，但

只要别把自己弄得跟无底洞似的，民众没准儿也就算了。可精英

fr]zll：不让民众算了。虽然他们一说起“革命”就一副不共戴天的

样子，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在为革命起草合理性、可行性报

告，为革命招募志愿者甚至敢死队。

面对革命的威胁，精英们不分男女，都由表及里脱起了衣

服。老赵成了“开曼群岛”的岛民。其实老赵也不知道开曼群

岛在81UL，但他知道外交无小事，中国是外国友人、外国资产尤

其是“资本”的保险柜。老孟比较特立独行。原来他发现，外国

抢人抢东西之风也很盛。北美这税那税他请人算过， “合着是闹

土改呀!”所以，老孟坚信哪国雾霾都比中国重，哪国月亮也

没中国圆， “我老孟，绝不移民!”他的名言——

活，是中国人；

死，是中国鬼；

烧了老骨头，是中国灰。

不过老孟的钱大都存在某外国银行，密码就是“中国灰”

的拼音再力11668899一虽是他酒后说的，但不一定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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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面对革命的危险，精英除了脱衣服外还闹“民主”。脱衣

服是逃革命，闹民主是干革命，这的确有点匪夷所思。蓝领、白

领、知识分子、中间阶级甚至民营老板要民主都好理解，唯独他

们，且不说他们的体型早不适合革命，体重最适合被革命，就凭

他们欠了“民”一屁股债而要“民主”就不大好理解。

或许他们觉着民主是针对“官”的，而他们目前的牌照

是“民营企业”家及其发言人，属于被官欺负的“民”。说民

主——起码在目前中国——主要是针对官的，问题不算太大。但

说fNr]是“民”，是“民营企业家”，问题可就大了。

中国人是个特别尊重历史的民族，知人论世都要捋一捋前

世今生。这些“民营”老板从前净是国企书记，有的半小时之前

还是，这--车#HE又说不是了。就算他们自己不是，他们的老公老

爸老哥老友也没少是。他们凭借权力，通过各种违j

法不违纪但缺德的手段，将前三十年化私为公的资J

把本来属于全民也就是全体私人的资产归入少数私，

这样的历史可以忽略不计，那我等会儿也打算去中I

口，从运钞车上抄一箱子钱，两秒钟后站钱箱子上：

始了”，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了”，接着做《：

需要多少代》的专题报告，同时要求匆匆赶到的t

“维稳”。

五

但无论精英们跟烤白薯摊煎饼的草民算不算一

公子高是不是一路人，他们现在确确实实就在闹{

所以，不光要质疑，还须了解他们的“民主”到n

白了是什么，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闹了。还是顺着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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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英们全都这样，一方面认为中国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一方面又觉得中国待着真舒服。

来了解吧。

精英们脱衣服其实也不光是逃跑主义，更是激进主义。光

着不但撤退时阻力小，进取时也抡得开一小时候我们附近有个
食堂，大师傅揉面时就一裤衩，袜子都不能穿。就说老赵吧，

他身份虽在岛国，身体仍在中国。那年我请他和老孟来看舞台

剧《我们走在大路上》。看完之后他说： “七岁看老，你小子

还真是不行。不过你戏里有句话还真行： ‘谁还想跑啊?哪片

国土有这片热土好啊!⋯他手指头触着自己肚脐上方： “说

这里头了。”老孟一巴掌把老赵的手从脐上拍到脐下： “太靠

上了!”同时大眼珠子溜着一位体型劲爆的S女，“中国岂止是

‘热土’，是热炕!岂止是热炕，是高潮!!”

精英们全都这样，一方面认为中国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一

方面又觉得中国待着真舒服。不过，老赵他们以前攥着公章，用

权抢钱，后来没了公章，得花钱买权，而掌印的人换了一茬又一

茬，净是生脸，头些年只需搞定一两位，近些年则要买通一大

队，而且全不是善茬，开价一个比一个高。结果是每每按高潮的

价买了早泄，次次早泄，他们就想起了关灯。关灯就是革命，革

命就是夺印。

说到关灯，我得解释一下。小时候偶尔碰上不看就睡不着

觉的电视节目，而老孟老赵又虎视眈眈，我们就只能铤而走险，

几个托起一个上去把门廊的灯泡拧松，然后趁着黑往里溜。如今

剩下的国有资产由于惦记的人多势众，来头非同小可，老赵他们

已不占据最有利地形，要想得手只剩下给中国关灯这条路了。不

过，关了灯黑咕隆咚的，除了有特殊任务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

都不会乐意。所以，要寻找一种光彩照人的黑咕隆咚。张老师从

老赵那儿领了笔“上下求索费”，找遍列国的金山银谷花街肉

铺，最后终于在家门口一拐弯儿，也就是上访办愁眉苦脸的大门

外找到了“民主”。

可民主，前面说了，就是亿万双眼睛虎视眈眈，全瞪得跟

灯泡的，怎么会黑咕隆咚呢?那我又得解释一下。小时候我们从

老赵眼皮底下过，在两种情况下最最容易过去，一种是刚说过的

黑灯瞎火，另一种就是乱成一团了。乱和黑异曲同工：乱得目不

暇接、手足无措，也就等于伸手不见五指了，俩字不但“互文”

还“互训”。成熟的民主当然是华灯齐放，根本不会给老赵他们

留高潮的死角。有次在上岛咖啡店叉麻将，老赵牌运不济，情绪

易燃。他问张老师： “你们那个‘民主’听着就像扯淡，有啥

好?”张老师也是老半天没糊，遂一把胡噜了牌桌： “重新摸

牌，咋不好呢?”老赵沉吟着： “再摸，有可能更好，但也有可

能更不好一”
老赵的媳妇就是当年重新摸牌摸来的地主女儿，人称“大

白馒头”，一想到再洗牌时自己的孙女“银丝卷”有可能被属丝

摸走，老赵就得预先给自己做心脏按摩。张老师皮笑肉也笑：

“那就上岛——上开曼群岛呢!有退路干嘛不前进呢?”老赵听

了感叹： “知识真是力量，你小子!”

说到这儿，我又得提醒真心致力于“民主”事业的人士，

跟这些只为搅局、乱中渔利的人牵手太难看了，而且也同行不了

多远。

对老赵张老师他们的民主，老孟的评论是： “毽啊，天大

地大不如如来佛巴掌大!”他自从当了“中国灰”，就成了如

来佛的掌上明珠。他目前兴致最高的事情，是增补自己的言论

集——位红颜知己为他起了个名《孟子彩丝录》。那天听完张
老师讲“云技术与后现代社会”后，老赵临窗放怀，妙想飞扬：

这大地的水汽蒸发凝成天上的云朵，不就相当于千家万户的钱都

上缴国库么?这云朵变成及时雨集中下在咱们这些人的地里，不

就相当于改革攻坚么?老赵转过身吩咐“美女”把这句话补入

《孟子彩丝录》：

云，是飘的，

地，是死的，

人，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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